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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月
的
一
個
周
末
，
我
過
了
一
個
很
特
別
的
晚

上
，
因
為
我
到
油
麻
地
戲
院
劇
院
欣
賞
了
一
個
音

樂
會
。

只
是
看
一
場
音
樂
會
罷
了
，
有
什
麼
特
別
呢
？

對
我
來
說
，
那
卻
是
一
個
充
滿
新
鮮
感
的
晚
上
。

到
油
麻
地
戲
院
聽
音
樂
會
也
會
有
新
鮮
感
？
這
可
教

人
更
摸
不

頭
腦
了
。
請
聽
我
道
來
：

說
來
也
真
失
禮
，
我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香
港
人
，
可

是
我
一
生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是
住
在
港
島
區
，
活
動
範

圍
甚
少
包
括
九
龍
，
所
以
我
從
未
到
過
油
麻
地
戲

院
，
亦
不
知
道
它
位
於
哪
兒
。
這
次
是
我
首
次
到
久

聞
大
名
的
油
麻
地
戲
院
，
原
來
它
只
是
一
座
一
層
高

的
小
小
建
築
物
。

我
上
網
翻
看
戲
院
近
年
的
事
跡
。
原
來
這
座
於
一

九
三
零
年
啟
用
的
戲
院
是
香
港
現
存
唯
一
一
座
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建
成
的
戲
院
。
它
曾
經
為
了
生

計
，
一
度﹁
淪
落
風
塵﹂
，
專
門
播
放
外
國
的
色
情

電
影
。
最
後
，
它
於
九
八
年
正
式
結
業
，
由
地
政
總

署
接
收
業
權
，
同
年
年
底
獲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評
定

為
二
級
歷
史
建
築
物
。
它
經
建
築
署
修
復
後
，
被
活

化
為
戲
曲
活
動
中
心
，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重
新
啟
用
，

變
身
成
我
在
那
個
晚
上
看
到
的
建
築
物
。

我
看
到
它
的
外
貌
便
滿
心
歡
喜
。
經
過
復
修
後
的
油
麻
地
戲

院
劇
院
髹
上
純
白
色
，
彷
彿
就
像
脫
胎
換
骨
，
從
混
濁
的
塵
世

昇
華
到
天
上
的
小
天
使
那
樣
脫
俗
無
邪
。
尤
其
是
它
位
於
沸
沸

揚
揚
，
充
滿
世
俗
情
調
的
果
欄
旁
和
熙
來
攘
往
的
窩
打
老
道
和

新
填
地
街
交
界
之
中
，
更
加
突
出
它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的
仙
氣
。

坦
白
說
，
它
漂
亮
清
純
的
外
型
真
的
與
四
周
環
境
不
太
相
配
。

它
的
劇
院
也
令
我
喜
歡
。
劇
院
經
過
翻
新
後
，
室
內
設
計
典

雅
悅
目
，
觀
眾
席
的
三
百
個
座
位
寬
敞
舒
適
，
觀
眾
不
用
擔
心

雙
腿
會
被
前
面
座
位
頂

。
同
時
，
即
使
坐
在
後
排
也
能
清
楚

看
到
台
上
演
出
。
由
於
它
的
演
出
節
目
多
是
戲
曲
，
所
以
還
有

一
個
樂
池
安
置
樂
師
演
奏
。
既
然
它
肩
負

協
助
宏
揚
戲
曲
的

使
命
，
不
消
說
，
它
的
場
地
夥
伴
自
然
是
八
和
會
館
。
不
過
，

一
般
市
民
也
可
以
租
用
場
地
演
出
或
演
講
的
。

另
一
個
令
我
覺
得
該
晚
很
特
別
的
是
︱
︱
這
也
是
我
首
次
到

果
欄
！
油
麻
地
果
欄
我
自
然
聽
過
，
但
卻
從
未
到
過
。
這
晚
因

利
成
便
，
順
道
到
果
欄
走
走
。
由
於
我
在
音
樂
會
演
出
前
半
小

時
才
到
，
果
欄
的
檔
口
多
已
休
息
，
所
以
我
只
在
其
中
一
邊
走

了
一
兩
分
鐘
，
看
顧
客
購
買
水
果
的
情
景
。
其
中
一
間
果
檔
的

榴
槤
香
味
非
常
吸
引
，
可
惜
的
是
，
我
總
不
能
攜

兩
個
榴
槤

走
進
劇
院
聽
音
樂
吧
？
我
只
好
在
檔
前
徘
徊
了
一
會
後
忍

不

買
。唉

！
欲
飽
耳
福
便
得
犧
牲
口
福
，
人
生
真
是
無
奈
啊
！

油麻地戲院，你好！

︽
百
鳥
朝
鳳
︾
是
導
演
吳
天
明
的
遺
作
，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
電
影
拍
完
不
到
一
個
月
，
他
就
因

心
梗
在
工
作
室
猝
然
辭
世
，
導
演
拍
電
影
要
拚
盡

腦
力
和
體
力
，
說
他
是
為
拍
這
部
片
子
而
死
也
不

過
分
。

吳
天
明
是
中
國
老
一
代
的
大
導
演
，
拍
出
名
片
，
培

養
出
名
導
演
，
被
稱
為
電
影
教
父
，
最
後
的
這
部
絕

唱
，
他
自
己
沒
能
看
到
。
兩
年
後
，
二
百
多
人
組
成
的

志
願
軍
為
吳
天
明
完
成
遺
願
，
五
月
六
日
起
︽
百
鳥
朝

鳳
︾
在
內
地
全
國
上
映
，
但
撞
正
︽
美
國
隊
長
︾
等
商

業
片
，
院
線
排
片
僅
百
分
之
一
，
一
個
星
期
票
房
只
有

三
百
多
萬
，
面
臨
下
畫
。
影
片
的﹁
志
願
隊
長﹂
製
片

人
方
勵
急
了
，
在
微
信
上
拍
了
一
段
直
播
，
講
出
這
部

片
子
的
來
龍
去
脈
，
不
是
為
賺
錢
，
所
有
票
房
會
捐
入

吳
天
明
青
年
導
演
基
金
，
而
他
和
吳
天
明
連
面
都
沒
見

過
，
只
希
望
有
更
多
的
人
看
到
這
部
有
誠
意
的
影
片
，

說
到
心
痛
處
竟
屈
膝
下
跪
，
求
各
大
院
線
能
在
黃
金
時

段
排
一
場
。
這
一
跪
，
讓
所
有
做
電
影
的
人
既
悲
哀
又

心
痛
。

︽
百
鳥
朝
鳳
︾
講
的
是
西
北
農
村
，
吳
天
明
最
熟
悉
的
生
活
。

焦
三
爺
是
無
雙
鎮
赫
赫
有
名
的
嗩
吶
匠
人
，
年
輕
的
游
天
鳴
被
父

親﹁
逼﹂
去
學
藝
，
焦
三
爺
不
看
好
，
只
為
游
天
鳴
的
一
滴
真
情

眼
淚
，
收
下
這
個
徒
弟
。
游
天
鳴
學
會
吹
嗩
吶
成
為
新
一
任
班

主
，
隨

流
行
音
樂
闖
入
八
百
里
秦
川
，
人
們
愛
上
流
行
曲
和
摩

登
女
郎
，
嗩
吶
前
景
黯
淡
，
他
雖
仍
堅
持
執
念
，
卻
茫
然
不
知
所

措
。
故
事
並
不
新
鮮
，
吳
天
明
在
影
片
中
暗
喻
對
電
影
和
藝
術
現

狀
的
憂
慮
令
人
深
思
。
正
如
方
勵
所
說
，
這
部
電
影
講
述
的
不
是

一
個
故
事
，
而
是
一
種
意
境
。
不
管
外
界
多
麼
喧
囂
浮
華
，
心
中

一
直
有
自
己
的
堅
持
，
這
才
是
這
個
時
代
特
別
需
要
的
。

男
兒
膝
下
有
黃
金
，
方
勵﹁
一
跪﹂
，
感
動
了
不
少
明
星
、
導

演
出
來
撐
吳
天
明
，
萬
達
、
華
誼
、
星
美
、
博
納
等
院
線
馬
上
表

示
，
在
周
末
給
影
片
增
加
排
片
，
兩
天
過
去
，
該
片
衝
上
兩
千
四

百
多
萬
，﹁
跪﹂
出
了
效
果
。

這
件
事
感
動
了
一
些
人
心
，
但
扭
轉
不
了
文
藝
片
在
內
地
的
境

遇
，
中
國
文
藝
片
的
市
場
靠﹁
跪﹂
不
能
改
觀
，
換
做
是
吳
天
明

在
生
，
也
絕
不
會
這
麼
做
。
方
勵
坦
承
，
吳
天
明
就
像
電
影
裡
的

焦
三
爺
，
會
為
了
自
己
的
理
想
奮
爭
到
底
。

所
有
拍
文
藝
片
的
導
演
都
要
面
對
票
房
慘
淡
，
只
叫
好
不
叫
座

的
考
驗
，
哪
怕
是
在
國
際
上
得
了
獎
的
賈
樟
柯
，
一
樣
要
為
︽
山

河
故
人
︾
的
排
片
奔
走
。
中
國
觀
眾
對
文
藝
片
的
冷
淡
不
是
一
時

一
刻
可
以
改
變
的
，
文
藝
片
的
導
演
們
一
方
面
為
自
己
的
理
想
和

信
念
堅
守
硬
撐
，
一
方
面
擔
心
下
一
部
片
子
有
沒
有
片
商
肯
投

資
、
院
線
肯
排
片
，
中
國
電
影
的
如
此
局
面
，
有
追
求
的
導
演
們

要
撐
住
，
不
低
頭
不
下
跪
！

一跪值千萬

無
綫
電
視
正
在
播
出
內
地
的
武
俠
小
說
劇
集
︽
琅
琊

榜
︾
，
劇
情
曲
折
離
奇
。
如
果
弄
清
楚
這
個
大
時
代
的
背

景
，
你
就
知
道
為
什
麼
陰
謀
詭
計
成
風
，
正
常
的
社
會
秩
序

不
可
能
抬
頭
。

︽
琅
琊
榜
︾
故
事
發
生
在
東
晉
滅
亡
之
後
，
中
國
分
裂
為

南
北
朝
，
南
朝
的
順
序
是﹁
宋
朝
、
齊
朝
、
梁
朝
、
陳
朝﹂
，
當

時
南
北
朝
分
立
，
地
方
豪
族
制
定
了
一
份
要
爭
取
的
武
功
高
強
的

軍
隊
將
領
、
遠
交
近
攻
的
謀
士
的
名
單
，
誰
得
到
名
單
上
這
些
精

英
的
輔
助
，
就
可
以
得
到
天
下
。
︽
琅
琊
榜
︾
是
一
部
關
於
吸
收

當
時
的
精
英
為
自
己
建
立
權
力
和
國
家
的
歷
史
，
︽
琅
琊
榜
︾
簡

單
說
來
是
一
部
關
於
皇
家
權
力
爭
鬥
的﹁
恩
仇
記﹂
。

看
圖
說
話
一
目
了
然
，
故
事
講
的
是
一
位
叫
林
殊
的
皇
家
旁
系

子
弟
死
裡
逃
生
，
之
後
經
過
易
容
並
化
名
為﹁
梅
長
蘇﹂
，
為
冤

死
的
父
親
︵
林
燮
︶
、
姑
媽
︵
宸
妃
林
樂
瑤
︶
和
大
表
哥
︵
祁
王

蕭
景
禹
︶
復
仇
，
利
用
權
謀
鬥
垮
了
他
的
另
外
兩
位
表
弟
︵
太
子

蕭
景
宜
和
譽
王
蕭
景
桓
︶
，
與
他
要
好
的
一
位
最
小
表
弟
︵
靖
王

蕭
景
琰
︶
結
盟
去
爭
奪
他
舅
舅
︵
也
是
姑
父
︶
梁
帝
的
皇
位
。
南

方
地
區
梁
朝
、
陳
朝
過
去
之
後
，
中
國
統
一
，
出
現
了
鮮
卑
的
政

權
隋
朝
。

幾
乎
在
同
一
時
期
，
歐
洲
的
西
羅
馬
帝
國
也
在
經
歷
被
日
耳
曼

人
、
匈
人
等
遊
牧
民
族
入
侵
，
史
稱﹁
蠻
族
入
侵﹂
。
東
晉
滅
亡

之
後
，
中
國
出
現
了
五
胡
十
六
國
的
局
面
，
遊
牧
民
族
迅
速
崛

起
，
入
侵
中
原
地
區
，
建
立
了
軍
事
集
團
，
延
續
了
兩
三
百
年
。

永
嘉
、
八
王
之
亂
帶
給
人
民
巨
大
痛
苦
，
大
多
逃
難
到
涼
州
、
遼
東
以
及
江

南
地
區
，
使
這
些
地
區
的
經
濟
文
化
漸
漸
繁
榮
。
這
時
中
原
地
區
人
口
大
幅

度
減
少
，
大
量
的
中
原
人
口
向
南
遷
徙
，
南
北
朝
是
中
國
最
動
盪
的
時
代
。

今
天
的
江
蘇
省
和
浙
江
省
，
土
地
富
庶
，
糧
食
產
量
很
高
，
成
為
了
新
的
文

化
中
心
和
富
豪
大
族
割
據
的
地
區
。﹁
大
梁﹂
也
因
此
以
金
陵
為
國
都
，
建

立
了
一
個
帝
國
。

從
漢
朝
末
年
一
路
到
唐
朝
，
豪
門
大
族
擁
有
自
己
的
武
裝
部
隊
，
隨
時
可

以
起
兵
作
亂
。
戰
爭
不
斷
，
治
安
相
當
差
，
衙
門
沒
有
威
信
，
社
會
上
出
現

了
許
多
遊
俠
，
路
見
不
平
，
拔
刀
相
助
，
甚
至
可
以
出
面
擺
平
一
些
地
方
和

集
團
之
間
的
糾
紛
，
公
義
由
遊
俠
說
了
算
。
這
個
時
代
，
是
一
個
為
武
俠
小

說
提
供
了
大
量
素
材
的
時
代
，
拳
頭
刀
劍
在
近
，
官
府
在
遠
。
拳
頭
就
是
正

義
。︽

琅
琊
榜
︾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亮
相
戛
納
電
視
節
，
海
外
版
權
迅
速
售

出
並
創
下
業
內
海
外
版
權
銷
售
高
價
，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登
陸
中
華T

V

韓
國
首
播
，
反
響
熱
烈
，
韓
國
旅
行
社
更
推
出﹁
琅
琊
榜
之
旅﹂
，
不
少
韓

國
影
迷
身
穿
梅
長
蘇
同
款
披
風
前
赴
象
山
影
視
城
等
地
朝
聖
。
︽
琅
琊
榜
︾

又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登
陸
華
視
主
頻
道
台
灣
首
播
，
播
出
尚
未
一
周
，

即
榮
登
無
綫
三
台
八
點
檔
時
段
收
視
之
冠
，
創
下
華
視
近
年
來
戲
劇
節
目
最

高
收
視
，
同
期
登
陸
非
洲
最
大
電
視
展
，
也
受
到
非
洲
觀
眾
的
歡
迎
。

《琅琊榜》的歷史背景

倫
敦
讀
設
計
學
院
，
其
中
必
修
科
目
：
服
裝
史
，
英
國
及
歐
洲

服
裝
史
。

我
們
都
喜
愛
的
老
師
，
已
故M

yra
C
orw
ell

小
姐
對
古
老
服
裝

有
其
一
套
獨
特
見
解
：

文
明
古
國
當
中
，
惟
中
國
擁
有
時
裝
，
不
同
朝
代
穿
出
不
同
衣

服
風
景
。

不
要
說
我
身
邊
那
夥
以
英
國
人
為
主
，
也
即
歐
陸
、
非
洲
、
中
東
、

南
亞
與
東
南
亞
的
書
友
們
一
臉
茫
然
，
未
知
老
師
所
指
何
物
事
，
那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中
國
不
少
地
方
還
是
穿
得
像
一
片
藍
螞
蟻
，
這
歷

史
事
實
，
我
們
改
不
了
。

不
懂
華
文
的
華
裔
同
學
來
自
馬
來
西
亞
、
印
尼
、
新
加
坡
所
明
有

限
，
就
是
筆
者
，
班
中
唯
一
一
個
來
自
香
港
的
學
生
，

實
也
難
明
老

師
所
指
。

反
而
來
自
日
本
、
韓
國
的
同
學
似
有
幾
分
明
白
。

文
藝
復
興
之
前
的
歐
洲
，
才
有
航
海
探
險
家
繞
過
好
望
角
前
往
印

度
、
遠
東
，
發
現
新
大
陸
，
工
業
革
命
之
前
的
歐
洲
，
亦
曾
黑
暗
、
貧

困
、
衣
不
蔽
體
。
來
自
中
國
的
絲
綢
，
純
粹
皇
室
、
貴
族
、
地
主
、
財

閥
擁
有
。
頗
長
時
期
，
平
民
衣
服
外
形
分
別
不
大
。

文
明
古
國
印
度
、
埃
及
、
中
東
一
帶
、
遠
東
的
日
本
，
至
上
世
紀

初
，
甚
至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基
本
上
千
百
年
來
衣
服
形
象
無
大
改

變
。打

開
中
國
數
千
年
服
裝
歷
史
寶
盒
，
不
同
朝
代
擁
不
同
衣
飾
，
例
如

唐
朝
：

初
唐
、
盛
唐
、
晚
唐
隨
社
會
發
展
，
外
族
來
朝
，
吸
收
外
來
文
化
融

會
貫
通
，
絕
對
不
似
一
成
不
變
的
其
他
古
國
衣

。

不
單
只
衣
飾
，
就
是
身
體
裸
露
開
放
情
況
，
化
妝
髮
型
等
等
亦
見
頗

大
分
野
。

由
古
至
今
，
中
國
衣
飾
分
別
分
明
，
某
程
度
上
，
這
變
化
便
是﹁
時
裝﹂
的
本

義
。照

片
人
物
，A

nna
M
ay
W
ong

是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荷
里
活
著
名
華
裔
演

員
、
祖
籍

廣

東

台

山
、
中
文

名
字
：
黃

柳
霜
。
當

年
她
的
衣

飾
妝
容
，

建
立
了
當

時
西
方
人

眼
中
的
中

國

人

形

象
。 中國，時裝古國（之一）

朋
友
帶
了
一
本
書
給
我
看
，

是
今
年
三
月
由﹁
天
地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
陳
舜
儀
主
編
的
︽
古

龍
散
文
集
︾
。
朋
友
說
，﹁
編
者

序﹂
中
，
說
我
是
古
龍
的
徒
弟
兼

好
友
，
是
不
是
？
古
龍
教
過
我
什
麼
？

是
武
功
嗎
？

這
令
我
想
起
當
年
在
台
灣
工
作
時
，

經
友
人
介
紹
，
到
古
龍
家
去
拜
訪
。
交

談
甚
歡
，
喝
酒
如
喝
水
，
結
果
是
醉
倒

在
他
家
中
，
睡
了
一
夜
。
大
概
是
古
龍

認
為
我
是
個
沒
有
戒
心
的
人
，
所
以
便

時
常
往
來
。

古
龍
教
過
我
什
麼
？
我
想
起
替
報
紙

寫
影
評
時
，
便
是
和
古
龍
一
星
期
一
同

去
看
三
部
電
影
，
古
龍
對
我
說
，
不
要

用
傳
統
方
式
來
寫
，
要
用
散
文
來
談
電

影
。
這
是
他
教
我
用
的
方
法
。

古
龍
曾
在
報
上
發
表
系
列
文
章
，
名

為
︽
不
是
集
︾
，
每
一
篇
的
篇
名
都
冠

以﹁
不
是﹂
兩
字
，
比
如
不
是
愛
情
、

不
是
刀
鋒
、
不
是
忘
記
、
不
是
朋
友
等

等
。
古
龍
的
散
文
寫
得
很
好
，
因
為
他

十
多
歲
時
就
是
一
個
文
藝
青
年
，
他
的

第
一
篇
在
雜
誌
上
刊
出
的
作
品
，
不
是

武
俠
，
而
是
文
藝
小
說
。

古
龍
武
俠
小
說
裡
常
有
很
優
美
的
文
藝
句
子
，

比
如
︽
多
情
劍
客
無
情
劍
︾
的
：﹁
冷
風
如
刀
，

以
大
地
為
砧
板
，
視
眾
生
為
魚
肉
。
萬
里
飛
雪
，

將
穹
蒼
作
烘
爐
，
熔
萬
物
為
白
銀
。
雪
將
住
，
風

未
定
，
一
輛
馬
車
自
北
而
來
，
滾
動
的
車
輪
輾
碎

了
地
上
的
冰
雪
，
卻
輾
不
碎
天
地
間
的
寂
寞
。﹂

又
如
︽
三
少
爺
的
劍
︾
的
：﹁
殘
秋
。
木
葉
蕭

蕭
，
夕
陽
滿
天
。
蕭
蕭
木
葉
下
，
站

一
個
人
，

就
彷
彿
已
與
這
大
地
秋
色
融
為
一
體
。
因
為
他
太

安
靜
。
因
為
他
太
冷
。
一
種
已
深
入
骨
髓
的
冷
漠

與
疲
倦
，
卻
又
偏
偏
帶

種
逼
人
的
殺
氣
。﹂

古
龍
最
出
名
的﹁
人
在
江
湖
，
身
不
由
己
。﹂

出
自
他
的
︽
陸
小
鳳
傳
奇
之
午
夜
蘭
花
︾
。
句
後

還
有
兩
句
：﹁
情
仇
難
卻
，
恩
怨
無
盡
。﹂
但
誰

會
記
得
後
兩
句
？
一
如
提
起
古
龍
，
想
到
的
是
他

筆
下
的
浪
子
遊
俠
，
而
忘
記
他
的
散
文
。

古龍散文

台灣去過多次，但台南卻首次踏足。其實這次
前往，也是臨時興起；只因聽說從台北至台南的
高鐵開通，只需兩小時便可以貫通南北。
南下路途中停台中站，上來特意陪同我們的台
中畫家美蕙，儘管不是台南地膽，她畢竟人脈廣
泛，有她在，我們才不會像盲頭烏蠅亂躥。果
然，一到台南，就有當地她的熟人作嚮導，一路
為我們鋪路搭橋講解。
台南建城歷史可以上推到1620年代，是台灣最
早建立的城市，至今有「古都」之稱，它也是
「台灣」一名的發源地。清代於此設台灣府，得
名「府城」，自19世紀成為全台灣政治、經濟中
心，近代為台灣南部核心城市之一，也是台灣文
化中心與教育中樞，有「台灣文化首都」之稱；
台灣文學館就設在這裡。走在台南的大街小巷，
多少也會感染到那種氛圍。連招牌也可以窺見一
點影子，轉角處的一座大廈，「看我」兩個直寫
大字，抓住人們的眼神，再往下一看，較小的
字，也是直寫：「您有看過這麼大的嗎？」原來
是電視機廣告！
到台南，自然不能不看台灣著名古蹟赤坎樓，
它是台南最著名的古蹟與精神象徵，它舊稱普羅
民遮城（Provintia，亦稱省城、攝政城、紅毛
樓，在地人叫「番仔樓」），是明代永曆七年
（1653年），荷蘭統治時期興建的歐式建築，為
全島統治中心，至清代傾塌，僅留部分殘蹟。19
世紀後半葉，文昌閣、海神廟、大士殿、蓬壺書
院、五子祠等建築，先後建在赤坎樓原址上。我
們走到東北角，那裡有當年荷蘭炮台殘蹟，以及

通到堡壘地下室的門戶，所以這裡闢為歷史館。
戰後重新加以修繕，成為「台南市立歷史博物
館」，1974年又重修一次，成為眼前的面貌。
300多年來，赤坎樓歷經明鄭、清代、以及日
據時期的演變，簡直就是一部台灣史的縮影，也
是17世紀以來台南歷史變遷的最佳見證。我們徘
徊其間，但見那建築從荷蘭式城堡，迭經歷代的
改變，成為中國建築的輪廓；從諸廟雜陳到雙樓
並立，有填平的城基，也有矗立的碑林。觸目所
見，散佈在庭院中的各式碑碣、石馬、石蛇、技
勇石，以及以滿文和漢文並列的九座贔屭碑，它
於1960年由大南門遷來，現在已成為赤坎樓著名
的地標了。
當然，到台南，不能不提到鄭成功從荷蘭收復
台灣的歷史，但「鄭成功祖廟」卻沒來得及去看
一下，反正就是隨意走一走，沒一定目標，最好
就去一去，不去也很好，個人遊就這點好，沒有
必定程序，有點隨心所欲的樣子；連心態也非常
放鬆。這才叫旅行呀。
此時正值四月底，天氣不冷不熱，正是好時

光。林木葱蘢的院內，我們在雨豆樹下徘徊，看
着那樹皮老去，無端猜測它的年輪，怎麼也得不
出結論。
還是回到孔廟吧，一走進去，發現台南孔廟是

標準的左學右廟、前殿後閣的三合院格局，有三
進兩廂，也是全台灣唯一有泮宮石坊的文廟。右
廟第一進為大成門，據說清代時左右設有名宦祠
與鄉賢祠，第二進是大成殿，孔子牌位就在這裡
供奉。第三進是崇聖祠。左學為明倫堂和文昌

閣，再仔細一看，堂前原來有兩廊，分列六藝
齋、後建教官廨舍及齋廚，東邊本來建朱子祠，
聽說日佔時期遭到毀壞。東大成坊是主入口，立
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只見外側掛着
「全台首學」的金字橫匾，原件據說可能是日大
正六年（1917年）整修時所書，我們看到的是複
製品；而在北側，立有一塊下馬碑，以滿漢文並
刻「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十二字，可能
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所立。而泮宮坊原
位於東大成坊外，立於清乾隆十四年（1749
年），四柱三間，石柱前後各有四隻石獅，在開
闢今南門路時，才東移到現址。
孔廟東北角為文昌閣，樓高三層，一樓為方

形，二樓為圓形，供奉文昌帝君；三樓八角形，
供奉魁星，因此又稱為魁星樓。難忘在文昌閣看
到掛滿學子們的祈願書，當風吹來，那字句就隨
着顫動，有如他們抖動的心願。
這孔廟讓我回想起十多年前的2004年9月，正
值孔子誕辰2,250年，我們到曲阜，參觀孔府、孔
廟、孔林，畢竟是孔子家鄉，這「三孔」規模自
然不是其他地方可比，但在台南見到孔廟，便已
經心滿意足了。
出了孔廟，前面是「孔府魅力商圈」，說白了，

也就是商業街了。一路逛過去，商舖、攤檔處處，
人來人往，這星期天非常繁忙。午飯時間，飲食檔
最是人多，但見大排檔的矮凳上坐滿了年輕男男女
女，說笑聲中吃吃喝喝，無限風光。經過一店舖，
大門緊閉，上面明明寫着「阿爸的情人」，是招牌
吧？再過去，一家餐廳前立着一塊黑板，用粉筆寫
着：「休息片刻 大熱天來吹個涼 散步完來喝一
杯 『二樓也有位置 歡迎光臨』」還附有一張笑
臉。另一家標榜「喝湯也是一種正餐」。更有一檔
「科學手相」，只見相士是一位中年人，看手相的
是一位少女，相士抓着她的手掌，在解說什麼，旁

邊坐着另一位熱褲少女，並不細聽，逕自低頭打手
機。抬頭一看，還有一些字，我看到「服務有緣
人 有緣千里來」字樣，噢，明白了，是在求姻
緣。但也並不是所有攤檔都受歡迎，有的售賣公仔
的，門可羅雀，女檔主乾脆就趴在攤上假寐；而賣
糖畫的，也冷清得很，只好單獨站在那裡無聊地拍
蒼蠅。
走回大街上，招牌琳瑯滿目，這裡是冬瓜工

廠，那裡是糕粉，遠處是英文牌子。但既然來到
台南，就不應該錯過擔仔麵；台南「度小月擔仔
麵」才是擔仔麵的原始店。相傳，擔仔麵為清光
緒年間台南洪芋頭所創。台南清明時與夏季七至
九月，常有颱風，不能出海打魚，生活困難，漁
家把這些月份稱作「小月」。在不能出海捕魚期
間，洪芋頭就在台南水仙宮廟前叫賣麵食維生，
度過「小月」，自名「度小月擔仔麵」，並書寫
在攤前所吊的燈籠上。成名之後，擔仔麵客似雲
來；我們只好站着等候，好不容易，總算在台南
一嚐擔仔麵味道，果然比其他地方吃到的要美味
得多，也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
回台北的高鐵上，曾經動過試試的願望，可是
他們說，回台北已訂了日本餐呀，莫非你不想吃
晚餐？一想也是，少吃多滋味吧？列車正隆隆飛
馳而去，台南遠去，台北夜色鋪天蓋地掩來。

巧遇「阿爸的情人」

百
家
廊

陶
然

有
一
些
扣
人
心
弦
的
事
件
，
雖
然

事
不
關
己
，
還
是
會
偶
然
記
起
。
難

過
的
，
也
包
括
好
幾
件
慘
絕
人
寰
的

案
件
。
想
起
的
時
候
，
未
必
會
問
如

果
主
角
是
自
己
，
會
怎
樣
面
對
；
但

一
定
會
想
到
人
生
的
基
本
。

昨
天
看
文
摘
，
讀
了
一
樁
真
實
事
件
：

一
家
人
飯
後
安
靜
入
睡
，
一
切
如
常
，
那

位
年
輕
的
母
親
感
到
心
事
重
重
，
不
知
何

解
有
一
份
不
祥
的
預
兆
感
。
她
在
屋
內
踱

步
，
不
停
查
看
熟
睡
中
的
孩
子
，
直
至
倦

極
而
睡
。
就
在
接
近
黎
明
的
一
刻
，
房
子

電
線
走
火
，
濃
煙
密
佈
，
燒
灼
了
喉
嚨
。

丈
夫
跳
窗
到
外
頭
接
應
，
她
也
不
得
不
把

孩
子
拋
出
窗
外
，
自
己
也
在
千
鈞
一
髮

間
，
跌
斷
了
骨
頭
，
但
一
家
人
保
住
了
性

命
。

當
文
字
描
述
到
她
知
道
家
人
平
安
的
時
候
，
回
望

被
焚
毀
的
房
子
，
百
感
交
集
。
我
想
像
置
身
其
中
的

感
覺
；
到
其
時
其
他
的
一
切
，
什
麼
也
不
重
要
了

吧
，
只
有
擁
抱

的
一
家
人
。
但
回
想
小
學
時
候
的

一
次
火
災
，
心
裡
頭
想

的
卻
不
一
樣
。

那
次
鄰
居
單
位
起
火
，
消
防
車
的
響
聲
此
起
彼

落
。
家
人
吩
咐
快
點
收
拾
重
要
的
東
西
準
備
逃
走
。

我
後
來
發
現
自
己
緊
緊
捧

書
包
，
小
妹
拿

自
己

的
牙
刷
，
三
哥
拾
起
一
箱
易
燃
的
黑
膠
唱
片
，
祖
母

在
找
護
照
，
父
親
則
拿

現
金
…
…
不
同
的
人
在
危

難
中
顯
示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
事
後
談
起
，
啼
笑
皆

非
；
有
人
說
我
生
下
來
應
該
是
命
主
文
昌
的
，
跟
學

術
扯
上
關
係
。

想
起
有
另
一
個
母
親
，
在
大
火
中
失
掉
了
一
切
。

年
前
一
個
聖
誕
翌
日
，
她
在
新
澤
西
州
剛
蓋
好
的
新

房
子
失
火
，
火
頭
竟
然
是
門
前
垃
圾
堆
中
的
一
點
火

焰
。
火
勢
蔓
延
得
很
快
，
她
從
頂
層
走
出
，
卻
怎
樣

也
不
能
打
破
窗
戶
，
拯
救
父
母
和
三
個
女
兒
。
她
在

滔
天
大
火
的
不
遠
處
，
飽
受
難
以
形
容
的
打
擊
，
不

斷
搖
頭
說
：﹁
我
所
有
的
一
切
，
都
在
這
裡
，
沒
有

了
。﹂喪

禮
其
後
在
紐
約
舉
行
，
五
副
棺
木
令
人
心
酸
。

這
位
劫
後
的
母
親
不
說
什
麼
，
也
不
呼
天
搶
地
。
她

要
求
大
家
不
要
忘
記
她
失
去
的
父
母
和
每
個
女
兒
，

請
求
記
住
她
們
曾
經
存
活
過
。
愛
是
不
能
忘
記
的
。

不能忘記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荷里活華裔明
星、原籍廣東台山的 Anna May
Wong。 作者提供

■台南文廟掛滿學子的心願牌。 作者提供


